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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译不仅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而且可以是语言修辞中常用、有效的手段。由于汉字同音字占优势，音译

过程中汉字选择具有灵活性。音译词有赏心悦目、诙谐幽默、时尚洋气等修辞功能。纯音译词和谐音译词各具不同的修

辞功能和修辞效果。

关键词：音译；音译词；汉字选择；修辞功能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４０－０５

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Ｗｏｒｄｓ

ＬＩＵＬｉ－ｈｕａ１＆ＬＩＵ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２

（１．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ａｏｙ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ｏｙａｎｇ４２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ＨｕｎａｎＦｉｒ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２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ｏｆｔｅｎ－ｕｓｅｄ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ｎｕｎ
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ｓｆｒｅｅｔｈａｎｋｓｔｏ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ｈｏｍｏｎｙｍｓｉ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ａ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ｓｈａｒｅｄｂｙａｌｌ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ｗｏｒｄｓ，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ｏｆｐ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ｗｏｒｄｓｏｒｈｏｍｏｐｈｏｎｉｃ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ｗｏｒｄｓ，ｉｔｉｓ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ｓ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ｈｅｔｏｒ
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ｉｎｇ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ｔｏｔｈｅｅｙｅｓ，ｈｕｍｏｒｏｕｓａｎｄｆａｓｈｉｏｎ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ｄＷｏｒｄｓ；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音译及其分类
音译（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顾名思义，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是通过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借用词语

的方法，是“平常一个语言甲借语言乙里的一个词就是取乙的某词改用甲的音系里的可能的音当一个

新词来用”［１］１２７。

Ｊ．Ｃ．卡特福德提出过音译三步骤说［２］５８。由于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别，外汉音译区别于其它语言之

间的音译，有其本身的特点。其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音译汉字的选择问题［３］。

在外汉音译过程中，在汉语中选择某个汉字，与译出语的某个语音单位相对应，做到音相同或相似。

这个汉字只是一个记音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当这个记音符号符合汉语词语构成规则成为一个音译词，

或这个记音符号与另一个（些）记音符号依照汉语词语构成规则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音译词时，它被人

为“赋予”了与译出语原词对应或相当的意义。这种只取其音、不取其义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纯音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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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就是纯音译词。纯音译词是无理据词。如英语 ｗｈｉｓｋｙ音译成汉语“威士忌”，由“威”、“士”和
“忌”三个字组成，但它们都只记音，不表意义；它们合在一起，才表示与ｗｈｉｓｋｙ相当的意义。

如果外汉音译过程中，汉字的选择，既取其音，又取其义，我们称之为谐音译法，其结果就是谐音译

词。谐音译词选字时因音义并取而成为有理据词。如ＣｏｃｏＣｏｌａ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上海就有生产，当初
译成“蝌蚪嚼醋”。译成这样一个倒胃口的名字，其销量不佳可想而知。后请蒋彝译为“可口可乐”。这

四个字，不仅取其音以对应原文，又取本义，说明这种饮料口感特点，而且双声叠韵、朗朗上口，成为商标

翻译的典范。

２　音译汉字的选择对修辞效果的影响
现有音译研究存在不足［４］。音译词的修辞研究，特别是音译字的选择与音译词修辞之间的关系研

究方面的不足尤为突出。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修辞学教材和著作辟专门章节进行研究；主要的外来词词

典对音译词虽有收录和解释，但其语源、语义，特别是其修辞形式和功能方面的介绍、说明、阐释明显不

足。关于音译词修辞方面的学术文章见刊者不多，主要有陈舒眉（１９９１）［５］、潘勃（１９９９）［６］、尹建新
（１９９９）［７］、周日安、向玉兰（２００２）［８］、潘国英（２００４）［９］、鲍文（２００７）［１０］、徐义云（２００７）［１１］、杨全红
（２００９）［１２］１９２－２０７、吴礼权、谢元春（２０１３）［１３］等。

实际上，音译过程中，汉字的选择对音译词的修辞效果会产生直接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语

中同音字占优势。这些同音汉字字形不同，字义各异，褒贬有别。音译过程中，正是这些汉字的字形、字

义和字／词的褒贬色彩在译者手中把玩，或妙手天成，或巧夺天工，表现出不同的修辞现象，呈现不同的
修辞效果。

人名翻译中，“Ｈｕｇｏ之为‘嚣俄’抑或‘雨果’，一鄙俗，一风雅，截然不同；Ｙｅａｔｓ之为 ‘夏芝’抑或
‘叶慈’，一年轻，一年迈，形象殊异。”Ｔ．Ｓ．Ｅｌｉｏｔ一般译作“艾略特”，中性之译；译为“欧立德”，褒奖明
显；钱钟书老先生曾恶作剧般译为“爱利恶德”和“爱利恶脱”，贬责凸显。

地名翻译中，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之为 “匹兹堡”抑或“痞子堡”，Ｍａｒｙｌａｎｄ之为“马里兰”抑或“马驴栏”，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之为“华盛顿”抑或“花生屯”，Ｏｒｅｇｏｎ之为“俄勒冈”抑或“饿狼岗”，ＬａＪｏｌｌａ之为“拉荷亚”
抑或“老虎崖”，自是不同。徐志摩将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意大利语 Ｆｉｒｅｎｚｅ）译为“翡冷翠”，足见
他对这座城市的喜爱。胡适将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Ｉｔｈａｃａ译为“绮色佳”，与“翡冷翠”有异曲同工之妙。
冰心在美国游学时将ＬａｋｅＷａｂａｎ译为“慰冰湖”，与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Ｍａｄｉｓｏｎ译成“陌地生”一样，
他乡游子的苍凉情怀，可触可感。

品名翻译中，ＭｅｒｃｅｄｅｓＢｅｎｚ中的Ｂｅｎｚ若音译为“苯茨”，有音无义，“感情零度”；台湾译为“朋驰”，
联想意义似嫌不足；香港译为“平治”，能使人联想到《大学》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受推崇；大陆

译为“奔驰”，音义俱佳，且汉字的字面意义巧妙地与商品特点相吻合，虽是“意义别解”，但汽车奔驰之

状跃然欲出。Ｓｉｍｍｏｎｓ音译成“西蒙斯”或“雪门斯”，有音无义，译名平平；译为“席梦思”，有音有义，能
使人产生烂漫联想，遂成佳译；若译为“席梦湿”，有音有义，但联想意义不佳，或不可用。

美国的ＮＡＳＤＡＱ是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Ｄｅａｌｅｒ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全国证
$

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的缩写，一般音译为“那斯达克”，曾因不公正对待中国上市公司而被蔑称

为“那厮搭客”。一个“厮”字改变了感情色彩。

３　音译词共有的修辞功能
３．１　悦目悦耳，自然天成

音译词形成中，选择字形上悦目、音韵上悦耳的汉字，音韵修辞效果明显。如 ｔｉｔｔｕｐ（英语 ｔａｐ
ｄａｎｃｅ）音译成踢踏舞，音译自英语的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ｄａｎｃｅ的霹雳舞，音译自法语Ｂａｌｌｅｔ的芭蕾舞，音译自英语
的Ｒｏｌｌｓ－Ｒｏｙｃｅ的劳斯莱斯（原译为罗尔斯—罗伊斯），音译自英语 ｃｏｆｆｅｅ的咖啡。这些加下划线的字
有着相同的偏旁，字形整齐，或双声，或叠韵，悦目悦耳。英语的 Ｃｏｃａ－ｃｏｌａ音译成可口可乐，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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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ａｎ＆Ｃｌｅａｒ音译成可伶可俐，其汉字或重复，或选择相同偏旁，模仿原文发音，模拟其头韵效果，再现
其节奏特征，有悦耳之感，有悦目之美。诸如此类的音译词还有：柠檬（ｌｅｍｏｎａｄｅ）、冰淇淋（ｉｃｅｃｒｅａｍ）、
呼啦圈（ｈｕｌａｈｏｏｐ）、吗啡（ｍｏｒｐｈｉａ）、恰恰舞（ｃｈａ－ｃｈａ）等。
３．２　“故弄玄虚”，诙谐幽默

有些外语词翻译进入汉语后，已有较为固定的意译词，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用其音译形式，“故弄

玄虚”，刻意为之，所选汉字的字面意义与原词所指称的概念内容上产生巨大的反差，或产生某种联系，

使人思而得之，哑然失笑，幽默诙谐的语言效果跃然纸上，如ｄｏｃｔｏｒ（医生，多看透），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佣金，孔
密兄），Ｅｓｐｒａｎｔｏ（世界语，爱斯不难读），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绅士，尖头鳗），ｈｕｓｂａｎｄ（丈夫，黑漆板凳），ｌａｄｉｅｓ（女
士们，累得死），ｍｉｓｔｅｒ（先生，密斯偷），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大学，由你玩四年），ｓｈｏｐｐｉｎｇ（购物，血拼），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伤感，酸的馒头），等等［１４］。

这样使用的音译词也能起到讽刺挖苦的作用。鲁迅在２０年代的小说《肥皂》中将 Ｏｌｄｆｏｏｌ（老傻
瓜）音译成“恶毒妇”来讽刺四铭买肥皂时的出乖露丑。鲁迅曾将 ｆａｉｒｐｌａｙ（公平竞争）音译为“费厄泼
赖”，巧妙地讽刺挖苦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公平竞争之不可能。台湾作家柏杨的杂文幽默辛辣，妙趣横

生。他在《认真检讨自己》一文中有下面一段话：“只有华航，对洋大人是一副嘴脸，对中国人又是一副

嘴脸，以致逼得有些中国人，不得不假装不会说中国话，硬说英文。而英文也真灵光，挨屁洗一出，笑脸

立现，屡试不爽，其效如神。”柏杨将ＡＢＣ（借代指英文）音译成“挨屁洗”，与“笑脸立现”连在一起，辛辣
地讽刺了那些一听洋话就奴颜婢膝的洋奴嘴脸。

３．３　保持神秘，追求洋气
音译词有时被认为能保持源语的神秘色彩，求得某种特殊效果，或异国情调，或所谓的洋气。这是

语言崇拜现象引起的。所谓语言崇拜，就是“认为语言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可以产生人所无法造成无法

控制也无法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对人的灵魂甚至肉体产生特别的作用，而又能产生明显的感应———当

然不是对一切人，而是只能对少数人，对其坚信不疑的人”。实际上“任何一种语言对于本族语使用者

来说，甚至对于谙熟该语言的外国人而言，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一般可以意会而

不可言传于他人”［１５］５８。翻译中的这种现象古今有之。佛经翻译时期，玄奘的“五不翻”就有秘密不翻

和生善不翻两种。这种音译，目的就在于设法保持佛经典雅庄重的体式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求得某种特

殊效果［１６］。李经发创作的现代诗歌中经常出现法语词语；Ｅ·庞德（ＥｚｒａＰｏｎｄ）在翻译中国诗歌时常常
采用音译方法，甚至直接使用汉字，应该都是处于这种考虑。

追求时髦与洋气是年轻人的时尚。他们“打的”（ｔａｘｉ），“泊车”（ｐａｒｋ），“泡吧”（ｂａｒ），“扮酷”
（ｃｏｏｌ），参加“脱口秀”（ｔａｌｋｓｈｏｗ），之后说“拜拜”（ｂｙｅ－ｂｙｅ），临别还要“伊妹儿”（ｅ－ｍａｉｌ）联系。从
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洋气的语言与另类的追求相互为用的奇妙语言效果。

４　纯音译词特有的修辞功能
４．１　权宜暂用，救急解难

中国翻译史上有四次翻译高潮，都是中外语言大交流、文化大碰撞的时期。由于语言文化之间的差

异，文化内涵词大量存在，给翻译带来很大难度。这种翻译之难“折磨”译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

意译，但常常思而不得，只好求援于音译。在佛经翻译时期，因为其宗教性质，也由于其佛经诵习传统，

音译之例先开。玄奘提五不翻，即五种情况下“皆掩而不翻”，即用音译。这时的音译实际上是无可奈

何之举。从第二次翻译高潮起，由于各种科学词语潮水般涌入，要在原有的有限汉语词汇中找到大致对

应的，虽经“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苦，但仍不可得，而交流不能停止，所以办法之一就是借助音译。这

时的音译实际上大多是借用汉字来注音。如拉丁语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英语音译形式为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音译成
了“玛得玛第加”，英语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音译成了“伯里玺天德”，英语ａｃｒｅ音译成了“爱克尔”。随着时间的推
移，人们对原词概念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就想着法儿、变着招儿，依着汉语的语言特征和中华传统文化对

这些注音词进行汉化，于是“玛得玛第加”、“伯里玺天德”、“爱克儿”分别变成了“数学”、“总统”和“英

２４１



第１８卷 刘丽华，等：论音译汉字的选择及其修辞功能

亩”。这样，音译词让位给了意译词。许多纯音译词是权宜之计，好像一场接力赛中跑了第一棒，交棒

之后隐身而去，退出了汉语的交际舞台。历史来看，它们却能作临时之用，能救意译之暂时之不能，能使

交流得以继续［１６］。

也有一些词的音译形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约定俗成。当初的权宜之计就这样一直“权宜”下来

了，如ｈｕｍｏｒ（幽默，林语堂创译）、ｃｏｆｆｅｅ（咖啡）、Ｕｔｏｐｉａ（乌托邦）、ｓｈａｍｐｏｏ（香波）、ｓｈｏｃｋ（休克）、ｇｅｎｅ
（基因）、ｒａｄａｒ（雷达）等等。

还有一些词通过翻译进入汉语时，先出现的是意译词，但因不能准确或全面表达原词的意义，又被

音译词所取代。Ｌｏｇｉｃ一词就有一个从意译到音译的过程［１７］。

４．２　简捷明了，经济实用
语言经济原则，又称省力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ｅａｓｔＥｆｆｏｒｔ），是指以最小的认知代价换取最大的交际收

益。言语简洁，省力省时，便于交际，顺应需求，历来被视为智慧的灵魂，备受推崇。一些外语词，用其缩

写，符合语言经济原则。若能纯音译成汉语，亦能实现同等语言效果再现。如法语 ＦｒｏｎｔＵｎ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ｕｒＵｎＣａｍｂｏｄｇ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ｅｕｔｒｅ，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ｅ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ｆ，初意译为“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
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现多用其缩写形式ＦＵＮＣＩＮＰＥＣＰａｒｔｙ，音译为“奉辛比克党”，言语简洁，经济实
用，便于称说，方便记忆。若原外语词为术语，采取纯音译方法，则简捷明了，体现汉语术语特征要求，亦

符合汉语术语双音化趋势。如英语 Ｃｌｏｎｅ先译为“无性系羊”或“无性系繁殖羊”，后音译加注为“克隆
羊”，现音译为“克隆”。英语Ｌａｓｅｒ（ｌｉｇｈｔ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进入汉语时先后
意译成“光量子振荡放大器，光量子放大器，光频量子振荡器，光受激发射器，光激射器，光的受激放大，

受激光发射，光受激发射，激射光”，后经钱学森教授建议，定名为“激光”。“克隆”、“激光”，双音简洁，

更合术语特征。

５　谐音译词特有的修辞功能
５．１　汉化易容，“望文生义”

音译词属外来词范畴，用汉字译写，其“舶来”形象和外来色彩虽或隐或现，但终究是如影随形，挥

之不去，因而有别于汉语本来词汇。因此，当“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中国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着

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鸟安禽、水族著鱼’的办法把它们写成谐音字”［１８］４９，以满足汉语使用者汉

字认知上的集体无意识，即追求字词认知上的因形见义、以形显义、依形索义。其汉化的面目、其“望文

生义”的字面特征，或能暂时隐藏其舶来形象，减少或消除认知上的陌生感［１９］。于是，梵语“ｍａｌｌｉｋā”音
译成了“茉莉”，芬兰语 ｓａｕｎａ音译成了“桑拿”，马来语或印尼语“ｐｉｎａｎｇ”音译成了“槟榔”。梵语
“Ｍāｒａ”开始音译为“磨”，后来南朝梁武帝改“石”为“鬼”，“磨”便成了“魔”。汉语中很多表示化学元
素的词都是新造的。造字方法就是在音同或音似的汉字前加标示类义的偏旁。带“金”的偏旁标示金

属元素和一些放射性元素，如锑、镉；带“气”的偏旁标示同位素和气体元素，如氖、氡；带“石”偏旁的则

多标示非金属元素，如硼、硅；带“月”偏旁的多为化合物，如胺、胲。

５．２　求雅避俗，迎合传统
谐音译词的音译用字往往要汉化，以迎合中国文化传统、民族审美需求和求吉、求雅心理［２０］，拉近

文化心理距离。如音译商标时，在汉字的选字上，尽量选用高雅、吉祥字眼，迎合我们求雅避俗的文化心

理和避害求吉的审美心理［２１］。因而，“耐克”（Ｎｉｋｅ）、“金利来”（Ｇｏｌｄｌｉｏｎ）等口彩型商标音译就成为了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外国人名音译中，字的选择，特别是第一个字的选择，选用姓氏字和习用字，使之初看起来如同中

国人名一样，以求得与汉民族的姓氏文化视觉层面的类同［３］。

６　结语
由于汉语语言的特殊性，外汉音译与其它语言之间的音译呈现出极大差异。汉语中汉字同音字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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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音译过程中汉字选择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虽然给音译词规范带来麻烦，但给音译词的修辞带

来便利。文章概括和分析音译词、纯音译词和谐音译词中音译汉字的修辞功能后认为，选择不同的音译

汉字会有不同的修辞功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修辞效果。这样，音译就不仅仅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而

且成为了语言修辞的一种常用的、有效的手段。因此，音译字选择和音译词的修辞功能研究，与翻译、语

言规范和语言修辞学都密切相关，而现有研究明显不足，期待拙文能引行家之思考，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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